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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生第一次听说垃圾分类这码事，
是在半个世纪前的北大荒。
我从三连调十连当文书，高兴，因为

十连有北京知青，喜欢听他们操京片子
说话。那天，小宏字正腔圆地跟我说：
“咱北京规定每周一、三、五倒垃圾，二、
四、六倒土。”
哈，垃圾和土还分开倒？扫垃

圾的时候不扫土？后来去了北京，
去了小宏家的苏萝卜胡同，一下
子就明白了：北京人所谓的垃圾
指生活垃圾，北京风沙大，来一趟
沙尘暴，等尘埃落定，胡同里就积
起厚厚一层土，“二、四、六倒”的，
就指这样扫起的土。

!"年前去日本东京学习。那
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实行垃圾分
类，但国人当时还在裸倒垃圾，
日本人已经用马甲袋装了。我一
学生回沪探亲，提前返回东京，
问其故，答曰与父母亲没法一起生活
了：“我用一只马甲袋套垃圾桶，他们
两人来抢，不许我浪费，抢去洗干净晾
干，挂在门后面，我一看，门后面白旗
飘飘已经挂很多了，唉！”这我
知道，那时候国内马甲袋还是稀
罕货，好看的还可当礼物送人
呢！
其实那时日本已实施垃圾隐

性分类。朋友杜当时在一垃圾场打工，
做的就是垃圾分类：杂乱垃圾躺在传送
带上缓缓而来，他们站两旁就得快手快
脚地抓取分类———金属垃圾、生活垃
圾、塑料品、干电池，等等，“日本是
个资源贫乏的国度，垃圾回收是他们的
一个国策”。我问他“吃力�”，“当然
咯，八个钟头立下来，脚（腿）也弯不
转。”想杜友在上海时全然是奶油小生

一个，现在给垃圾分类累得小脸焦黄。
忆及一部名叫《垃圾千金》的老电影，
就管他叫“垃圾少爷”。
后来又去日本多次，日本垃圾分类

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且越分越细。去
年夏天去东京怀旧，在昭和女子大学哭

祭导师后藤淑先生，先生大弟子
山本晶子教授一直陪着我，还请
我在食堂吃了饭。熟悉的饭堂、熟
悉的日料滋味，唯有垃圾箱不熟
悉了———吃完饭，端着盘子，蓦然
回首，顿时傻眼：齐攒攒的一排十
七个垃圾箱入口，朝我瞪着眼，我
都不知道那些个骨碎残汤，应该
怎样分门别类？最后，还是得山本
教授代劳。
今年初去江西宜春的温汤镇

泡温泉。小地方，垃圾分类，大幅
标语“分类适宜，垃圾逢春”写
得有趣：藏尾句，两句最后一个

字合起来：宜春！
我又联想到一部老电影：《枯木逢

春》。枯木逢春开新花，垃圾逢春呢？
我脑子里冒出许多念头。没想到人家

做得很认真到位。第一次去扔
垃圾，志愿者就拉着你普及分
类知识，并发给你干湿垃圾两
种不同颜色的垃圾袋；第二次
扔垃圾，人家说你垃圾袋的颜

色是对的，里面的垃圾分得还不够细：
厨余垃圾一般来说是湿垃圾，但猪肉
大骨头还是得放到干垃圾堆里，我一
边哦哦应着一边想溜，不料人家坚持
让我留下，当场分清楚了才让我走。
一个月的“垃圾逢春”，让我对垃圾分
类了如指掌。
如今轮到上海，我像个复习好了面

对考试的学生一样，一点儿也不紧张。

猪肝的故事
!新加坡"尤 今

! ! ! !和朋友到一家新开的小餐
馆去，侍应生推荐砂锅猪肝，我
立马说道：“好呀，来一锅吧！”
注重养生的朋友瞪着我说：
“嘿，你知道吗，#""克猪肝所
含的胆固醇足足多达 !$%毫克，是
高危的垃圾食品耶！”顿了顿，又直
戳要害：“再说呀，你体内的胆固醇
已经累积得比珠穆朗玛峰更高了
……”我急急地打断了她的话，说：
“嗳嗳嗳，你就让我放纵自己一回
吧！”
交缠着黄酒和姜葱香味的砂锅

猪肝一端上桌，有关猪肝的故事便
像嶙峋的冰山般从辽阔的记忆海洋
里显露出来。
那一年，读中一，瘦得

像根缺乏水分的豆芽，而
且，时常感觉头晕目眩、心
情抑郁。经医生诊断，证实
我患上了贫血症。除了定时服药之
外，父母亲知道猪肝能够补肝养
血、补充铁质，于是，隔三岔五便
从菜市拎回一大块猪肝，希望通过
它来改善我体内造血系统的生理功
能。
我就是在那个时期爱上了猪肝

的味道。
常常吃而不感厌腻，原因在于

父母亲都是烹饪高手。
同样的食材，经他们巧手料

理，以多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
和猪肝配搭而炒的菜蔬，分别

有韭菜、青椒、黄瓜、芹菜、胡萝卜、
苦瓜等；与猪肝同煮的汤，配料分别
有枸杞、黑木耳、菠菜等；充肠饱腹
的则有猪肝粥、猪肝焖饭等。
猪肝随和，当它与其他食材或

佐料一块儿烹煮时，常常敞开门
户，任由百味熏染，比方说，当它
与苦瓜同炒时，便有苦味渗出；而

当它混在胡萝卜中时，便有
甜味溢出。千变万化，百吃
不厌。
我最喜欢的，是爆炒猪

肝。这道菜肴，看似简单，
但却不易掌握得好。猛火快炒是秘
诀。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猪肝放在葵
扇般的大手里反复清洗，好似在洗
一朵厚厚软软的乌云。之后，切
片，以料酒、淀粉、糖、盐腌半小
时；之后，在油里爆香姜片，倒入
猪肝，大火翻炒，再倒入调料汁，
盛起。一连串的动作，都在电光石
火中完成。
爆炒而成的猪肝，呈现娇艳华

丽的红褐色，细嫩如油膏，纤柔如

初雪，好吃得连双耳也“哧
哧”地竖立起来。

在父母亲细心的调理下，
充沛的鲜血快乐地在我体内汩
汩流动着。
婚后，我给先生日胜做了这道

爆炒猪肝，那活蹦乱跳的滋味儿，
立马唤起了他丰富的记忆。
当年负笈新西兰时，他是个穷

学生。新西兰人不吃猪的内脏，他
因此常常到菜市去，诳称家里养狗，
向肉贩讨丢弃在一旁的猪肝。回去
后，用简易的方式，把整块猪肝卤
了，放在冰箱里。卤好的猪肝，表面
上黑得一塌糊涂，可是，里面却紧紧
地锁着八角和桂皮的香气，要吃时，
切片，香气泄出，夹在面包里，便是
丰厚扎实的一餐了。卤一块猪肝，可
以吃上好几天。考试时，拎一大块猪
肝回来，煮一碗西红柿猪肝汤，或是
以猪肝凉拌小黄瓜，配一碗大米
饭，便是可口的一餐了。猪肝，在
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里，给他寒窗
苦读的生涯带来了缤纷的色彩。

在健康意识普遍提高的今日，
大家都把猪肝看成是洪水猛兽，然
而，当年，恰恰是这只“猛兽”，改善
了我的健康情况、提高了日胜的生
活素质；因此，不管任何时候，看到
这只为人唾弃的“猛兽”，我的心，都
会泛起一股温柔的感觉。

我与西藏之缘
宋卫东

! ! ! !我生于 #&'&年 (月，三个半月后就迎来
了上海的解放。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崇尚英雄模范的时

代，中小学课本里充满了英雄的故事：方志
敏、刘志丹、杨靖宇、赵一曼、江竹筠、刘胡兰、
董存瑞……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幸福生活
是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

)&$%年年底，西藏驻军奉命分赴四川、
甘肃等地接收新兵，由于时处特殊时期，接兵
干部到达指定地点后无法开展工作，根本接
不到兵。经层层上报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
辗转来到上海，上海市又指令嘉定县征兵办
完成为西藏部队输送新兵的任务。
当时，我还是嘉定县第一中学的学生，正

响应党中央号召回校复课。得知部队来征兵
的消息，非常兴奋，马上报名。学校征兵领导
小组配合接兵干部对应届毕业生进行了政
审，并组织通过政审的毕业生体检。全校高初
中应届毕业生政审体检都合格的一共才 ()

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
掌，决心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
最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因为当年有规

定，独子可以不参军。我也是独子，我父母都
已年过花甲，舍不得我去，所有的老师、同学、

亲戚和邻居都劝我别去了，而我们班就我一
个政审体检都合格，如果我不去的话 ，我们
班就是空白点，我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
去。

我校政审体检都合格的 ()人中有近三
分之一是独子，如果有几个不去的话，我校将
完不成任务。由于我以身作则，没过几天就做
通了所有符合参军条件学生家属的思想工
作，完成了任务，也把自己送进了部队，一直

到 )&*!年 +月才复员。
)&*!年 &月，我有幸被推荐上了大学，

)&**年 )月毕业后就到上海市气象局工作。
)&&'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为落实中央精神，)&&+年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各部委、系统建立了对口支援西
藏的制度。中国气象局决定在全国选派 (,名
干部援藏，上海市气象局根据中国气象局要
求，召开了动员大会。会后，我第一个报了名，
当年一共有 !%个人报了名。局里综合考虑各
方面条件，挑选了五个人参加体检，我也是其

中之一，我和 (个年轻同志通过了体检。
说实在的，从西藏部队复员回到上海已

经 ((年了，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发展，老想着
去西藏看看，可一直没机会。这次机会来了，
我一点也不想放弃，马上积极地进行争取。

我一方面找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表
达自己的愿望，陈述自己的有利条件，一者我
在西藏当过兵，对西藏的情况比较了解，有利
于开展工作，二者我已到了中央规定的援藏
工作人员年龄的上限，如果这次不派我去，以
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两个年轻人以后有
的是机会，应该储备下来，到以后再派去，希
望领导能派我去援藏。领导慎重地考虑了我
的意见，再考虑到我局已有十年没有派出过
援藏人员，为确保援藏任务圆满完成，确定由
我承担第一批援藏任务。

)&&+年 %月我奔赴西藏日喀则气象局
工作，)&&%年 %月，我完成任务回到上海。

(""&年 (月，我到了退休年龄。我经历
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前
景无限光明。

而今，我已
年逾古稀，而祖
国则如初升的太
阳蒸蒸日上。

! ! ! ! ! ! ! ! !水龙吟
词绎美国诗人惠特曼!人海"

高 昌

! ! ! !茫茫人海喧哗!偶逢一滴清清水" 温柔口气!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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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万里!寻追颇苦!今还又&随风弃"' (不必吁天飞

泪!喜红尘&幸曾相会%潮来潮去!遗踪谁觅)浪平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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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为亲人酹% '

夏日记忆
!德"林中洋

! ! ! !打开房门，热浪滚滚而来，才是初夏，气温就超过
了三十摄氏度，这在德国北部是少见的，但是我喜欢这
样晴朗炎热的天气，这才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
夏，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当我回想起自己的

少年时光，仿佛那些个时日里只有夏天。记得放学回家
走过的林荫路，两旁粗壮的法国梧桐撑开手臂，繁密的

枝叶在空中交汇，将一
条路遮得像一个清凉的
山洞，又有洒水车定时
洒水，所以走在这条路
上时，会暂时忘却酷暑

与热浪，路旁有卖冷饮的，最早是冰棍，叫卖的人在自
行车后座上放一个泡沫塑料做的箱子，里面是五分钱
一根的奶油或豆沙冰棍，上面盖着棉被；后来是冷饮
车，供应冰镇汽水和酸奶。那时的阳光透过头顶梧桐的
枝叶散在地面上，留下斑斑驳驳的光影，而日子，就在
这些光影中流水般地前进。
夏天的午休时间比较长，中午放学到下午上学之

间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母亲中午回不来，父亲就经常
从食堂打饭回来给我们吃，有时也会买回馄饨皮和肉
馅，我们姐俩就会一边听评书一边以飞快的速度包馄
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上小学的时候听刘兰芳的《杨
家将》和《岳飞传》，每天到了播放的时候，虽然家家户
户都开着门窗，四下里却感觉静悄悄的，只听见那铿锵

的评书声和蝉鸣的声音。
暑假当然是最逍遥的时光，我会用

两三天的时
间把那几本
暑假作业解

决掉，剩下的就都是玩的
时间，去大操场打羽毛球、
溜旱冰，然后去游泳池游
泳，晚上也会提着小板凳
到楼下乘凉，记得那时有
个邻居家的大姐姐，爱在
乘凉的时候给我们这些小
不点讲灵异故事，听得我
又害怕又好奇。后来大一
些了，午后最热的时候就
不出去疯玩了，而是改为
看小说，《基督山伯爵》《红
与黑》《简爱》《飘》等等都
是在暑假的时候一口气读
完的。

在那些年少的岁月
里，可能也有过小小的烦
恼，但是回忆起来，想到的
只有阳光与蝉鸣，还有斑
斑驳驳的树影。后来的岁
月里就不再只有夏天了，
而是四季皆有、五味俱全，
但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仍
然是夏天。

酱油漫天
戎 林

! ! ! !去机场接他的时候，
见他身后站着一位老人，
手里拎着一只塑料桶，商
标是“台湾酱油”四个字。
怪事，回来探亲，带酱油干
什么？言谈中，这才得知，
老人是台湾作家的邻居，
他是顺便带老人回大陆探
亲的。
是个火烧云漫天的黄

昏，老人还是个 )!岁的孩
子。那天他放学回来，把书
包往屋里一扔就往外跑，
跑得老远，听妈妈在厨房
窗口叫他，回来带瓶酱油，
别忘了。他应着，跑得更快
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刚
到路口，一辆吉普车挡住
了去路。从车上跳下了两

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
兵，揪着他就往车里塞。他
哭着叫着：我要回家，我要
回家，妈妈还等着我的酱
油呢！没人理他。透过车
窗，他发现西边的天空一
片血红。
后来他才知道，国民

党败退台湾地区的前夕，
因为逃兵太多，急
需补充，便四处抓
人，不问多大年纪，
只要抓来能充数就
行。几天后，他被一
艘大船送到那个荒草有
一人高的岛上，一呆就是
$"年。

)%岁的那年秋天，部
队派他到金门执行任务，
他趁人不注意，竟跳进了
大海。他知道大海那边是
自己的家。可没游多远就
让巡逻艇发现了，被抓了
回来，打得七死八活，投
进牢房。他拼命拍着铁
门，呼喊着，我要回家，我
要回家，妈妈还在等我的
酱油呢！天天这样叫，人

们以为他疯了，关了几天，
把他放了。
大半辈子，他当过兵，

卖过菜，给人箍过桶，去海
边采过石头。在这漫长的
日子里，一直是孑然一身，
心里只念着早点回家，耳
边老响着妈妈的那句话，
“带瓶酱油回来”。

他做过许许多多奇怪
的梦，无论那梦多么荒唐，
总是离不开酱油。他梦见
妈妈在厨房里炒菜，锅里
烧得滋滋响，屋子里弥漫

着一股股香味。爸
爸站在门口盼望着
他，眼睛望穿了，可
他依然没有回来。
他还梦见全家人满

世界地找他，爷爷牵着哭
瞎了眼的奶奶走遍了方圆
百里，问遍每一个人……
没有谁知道他去了哪儿，
没有人知道那瓶酱油要打
到哪一天。多少次，他从梦
里惊醒，一身是汗，他再也
无法入眠，望着窗外那弯
残月，泪水像蜗牛似的从
他那枯瘦的脸上跌落下
来。他就那样睁着眼，一直
到天亮，老在念叨：“妈妈，
酱油打回来了……”
多少个烈日炎炎的夏

天，多少个黄叶遍地的秋
日，他和他的同伴举着牌
子站在大街上，无声地诉
说着那埋在心底的企盼，
牌子上赫然写着：“妈妈等
着我打酱油，我要回家！”
盼哪盼哪，就在他年

近花甲的那年夏天，盼来
了可以回大陆探亲的喜
讯。就这样，他跟着邻家的
后生回来了。隔日，我和那
位作家朋友陪老人找到他
所说的小镇。多方打听，我
们才得知，可怜的老母亲
临闭眼时还在喋喋不休：
这孩子，一个酱油打了 +"

年，上哪儿打去了……
我们赶到老人父母的

墓地，老人把那桶酱油毕
恭毕敬地放到坟前，往地
上一跪，用沙哑的嗓音喊：
“妈，我把酱油打回来了，
回来了……你在哪里呀？”

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天边燃起了一片片暗红色
的火烧云，像是有人把酱
油泼洒得漫天都是。

责编#刘 芳

! ! ! !明刊

#娘胎里

曾与战火

相遇$%

江
山
图

&中
国
画
'

陈
贤
德


